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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军机处满文月包数量大 , 内容丰富。满文月折包按月归档 , 以时间为序排列 , 主要记载了雍

正八年至宣统二年间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天文 、地理等项史实。了解其形成 、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分析

其与相关满文档案的异同 ,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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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两朝档案

1 000余万件 ,绝大部分是清朝档案。其中满文档

案 200余万件 ,占整个馆藏档案的五分之一。这

些满文档案分属内阁 、军机处 、宫中各处 、内务府 、

宗人府以及宁古塔副都统衙门 、阿拉楚喀副都统

衙门 、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等全宗 。满文月折包

是军机处按一定秩序打包保存的满文公文档案的

总称 ,属于军机处全宗的档案。满文月折包的保

存状况较好 ,基本上保留了历史原貌 ,而且文件数

量之巨大 ,内容之丰富 ,时间跨度之长 ,均居其他

满文档案之首 ,具有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本

文仅就满文月折包的形成及其特点 、主要内容 ,与

其相关满文档案的关系和史料价值等诸问题 ,作

一概述 ,谨请各位同仁赐教 。

　　一 、满文月折包的形成及其特点

　　军机处是清代办理军机事务处之简称 ,雍正

八年(1730年)设立 ,宣统三年 (1911年)撤销。

军机处是清代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 ,是承旨出政 ,

综理全国军政要务的中枢机关 。军机处内部分设

满军机处和汉军机处 ,俗称满屋和汉屋 ,分掌其

职 。军机处设军机大臣 ,由满汉大员内拣派入值;

军机章京满汉 16人 ,分为两班 ,每班满汉各八人 ,

其中一人为领班。据 《枢垣纪略 》记载:“缮写谕

旨 ,记载档案 ,查复奏议 ,系清字者 ,皆由满洲章京

办理 ,系汉字者 ,皆有汉章京办理。”这就是说 ,军

机处的文书处理制度 ,按 “清字 ”和 “汉字”两种文

字分别处理归档。另外 ,从现存的军机处档案状

况来看 ,满文档案和汉文档案就是分开归档保管

的 ,自成一个体系 。

清朝定满语为国语 ,称满文为清字。中央到

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 ,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

疆事务的满蒙官员 ,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 ,不准

擅自使用汉文 ,否则 ,重者治罪 ,轻者训饬。与此

相适应 ,有关谕旨 、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 ,也都用

满文书写。因此 ,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

文档案 。

军机处作为中枢机关 ,每天都承接办理各种

公文 ,其中最多的属奏折。奏折是清代官员向皇

帝请示汇报事宜的重要文书之一。皇帝用朱笔批

阅的奏折 ,称朱批奏折。军机处在收发朱批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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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 ,照朱批奏折抄录一份 ,称之为录副奏折。

由于录副奏折按月或半月为一包归档保存 ,故名

“月折包 ”。此外 ,军机处还接受办理在京各部院

和外省驻防将军 、大臣等官员的咨文 、呈文等 ,并

奉旨缮拟谕旨 ,查复议奏。这些文件 ,也按月归入

各该月的月折包内保存。因此 ,满文月折包内保

存的公文种类比较多 ,主要包括录副奏折 、录副奏

片 、议复奏折 、议复奏片 、上谕 、寄信 、咨文 、移文 、

呈文 ,以及作为奏折附件呈进的履历 、口供 、图纸 、

清单 、清册和少数民族首领用本民族文字缮写的

奏书 、呈文等 。从各种公文的数量上来看 ,录副奏

折 、录副奏片及其作为附件呈进的履历 、口供 、图

纸 、清单 、清册占绝大多数 ,咨文 、移文 、呈文次之 ,

议复奏折 、议复奏片 、上谕 、寄信再次之。

军机处在处理公文的过程中 ,凡皇帝用朱笔

批阅过的奏折 ,除请安折外 ,其他内容的奏折 、奏

片均逐件抄录 ,而后存入月折包 ,原折发还给具奏

者 。在抄录朱批奏折时 ,不抄录随折呈进的履历 、

口供 、图纸 、清单 、清册等附件 ,将其原件直接存入

月折包 。至于在京部院和外省官员的咨文 、移文 、

呈文 ,以及军机大臣的议复奏折 、议复奏片和负责

起草的谕旨底稿等 ,也不另行抄录 ,将其原件直接

存入月折包 。这样 ,在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文件 ,

除录副奏折 、录副奏片为抄件外 ,其余均属原件 ,

不少咨文 、移文 、呈文和清册上均钤有官印 。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的满文月折包分

“军务包 ”和 “寻常包”两种。众所周知 ,乾隆二十

五年前 ,西北战事频繁 ,来往文件较多 。军机处在

处理文件的过程中 ,为了便于日后查考 ,就将有关

西北军务的文件集中起来 ,按月打包 ,称之为 “军

务包”。与此同时 ,将一般公务的文件也集中起

来 ,按月打包 ,称之为 “寻常包”。 “军务包 ”和 “寻

常包”并不分别排列保存 ,而是按年月顺序混合

排列保存。当西北战事结束后 ,就不再分 “军务

包 ”和 “寻常包 ”。但遇有重大事件时 ,还将有关

文件集中起来 ,视其数量之多寡 ,一月或若干月为

一包 ,在包裹纸上用汉文注明某某档 。如有关平

定金川文件的包上 ,注明 “金川档 ”;有关六世班

禅额尔德尼入觐文件的包上 , 注明 “班禅事件

档 ”;有关土尔扈特东归文件的包上 ,注明 “土尔

扈特档 ”。所有因重大事件而形成的月折包 ,一

般统称为 “专档包 ”。 “专档包”按月为序排列后 ,

置于每年 “寻常包 ”之末。

满文月折包内文件具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其

中录副奏折均按朱批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在奏

折封底右上角用汉文小写数字编写顺序号 ,并按

一定的厚度 ,将若干件奏折用纸条扎成箍 ,称之为

一箍。随奏折呈进的各种附件 ,若系满文 ,则附在

各该奏折之后排列 ,并给予单独的编号;若系汉文

或其他文字 ,另行抽出 ,在其封底左上角用汉文写

明各该奏折的朱批时间 、作者名称 、顺序号和附件

的名称后 ,集中置于该月录副奏折之末;若系察哈

台文 、藏文 、托忒文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和俄罗斯

文 、缅甸文等外国文字 ,也另行抽出 ,用纸条打箍 ,

并在打箍的纸上用满文写明其作者和文书的名称

后 ,置于该月录副奏折之末 。凡满汉合璧奏折 ,一

律拆开 ,满文部分按一般满文录副奏折进行排列

编号 ,而汉文部分照汉文附件方式进行处理。其

余上谕 、寄信 、议复奏折 、未奉朱批奏折 、咨文 、呈

文等文件 ,均合在一起 ,用纸打包 , 上书汉文 “杂

包 ”字样后 ,又置于该月录副奏折之末。

与朱批奏折比较 ,录副奏折有其一定的特点。

除照朱批奏折逐字逐句全部抄录外 ,还要标注每

件奏折的事由 、朱批时间 、处理结果等项。雍正朝

和乾隆初期的满文录副奏折的最末一扣背面或正

面贴有汉文纸签 ,上书朱批时间 、具奏者姓名 、文

件事由 、附件名称件数和文件的处理结果 ,并在奏

折之末尾用满文缮写朱批时间 。说明文件处理结

果的文字极为简单 ,凡奉旨需要议复者 ,写 “议 ”

字;需要移交有关部院办理者 ,写 “交 ”字。乾隆

初期以后的满文录副奏折 ,在其封面上用满文缮

写具奏者姓名 、文件事由 ,用汉文缮写朱批时间 、

附件名称件数和文件的处理结果。凡需要在京各

部院处理的奏折 ,在其封底右下方 ,用满文或汉文

缮写 “将此交某某部院”字样。另外 ,在录副奏折

打箍纸条上 ,用汉文注明该箍录副奏折的朱批时

间 、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 、件数 、扣数 、附件名称及

其抄录核对者姓名等项。

　　二 、与满文月折包相关的几种满

文档案

　　清朝各部门都有完善的公文归档和保管制

度 ,特别是在公文的运转过程 ,除做好收发文的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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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原件的保存工作外 ,还要按一定的原则抄录

副本存档。据《枢垣纪略 》记载:自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起 , “凡本处(军机处)清字 、汉字档 ,每

届五年由军机大臣奏请另缮一份 ,以备缺失。清

字档令方略馆译汉官缮写 ,汉字档令内阁中书缮

写 ,皆派本处章京二人样对 ”。在每次另行缮写

工作结束后 ,新旧档案一同保存 。这样 ,现保存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档案内 ,就有一部分

与满文月折包相关的档案 ,其中既有原件 ,也有副

本 。为了进一步认识军机处满文月折包的形成特

点及其研究价值 ,有必要了解与满文月折包相关

的满文档案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

﹙一﹚朱批奏折

奏折作为公文使用 ,始于清康熙年间 。当时 ,

皇帝用朱笔批阅的奏折都发还给呈进奏折的官

员 ,遵照朱批办完有关事宜后 ,就归各该官员自行

处理 ,并不缴回集中保存。俟雍正登极后 ,特颁谕

旨 ,令全国各级官员缴回所有康熙帝和自己批阅

过的奏折 。从此 ,缴回朱批奏折成为一项定制。

凡有奏事权限的官员 ,当接到朱批奏折并处理完

有关事宜后 ,均经打包密封定期缴回 ,集中存放在

皇宫内 。这些缴回的朱批奏折 ,原先基本上以包

为单位保存 ,而在包上注明缴回者姓名 ,故称之为

“人名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朱批

奏折 , 共有 2684包 、 1787卷(即后人整理组卷

者),约计 10余万件 。起止时间为康熙至宣统年

间 。

朱批奏折与录副奏折比较 ,朱批奏折是原件 ,

而录副奏折是抄件 ,两者内容大致相同 ,没有多大

差异。所不同的是:朱批奏折只有具奏时间 ,而录

副奏折既有具奏时间 ,也有朱批时间;军机处成立

后的朱批奏折内均无附件 ,其附件都随录副奏折

保存在月折包内;朱批奏折内有请安折 ,而月折包

内则无请安折;在朱批奏折上没有任何记注性的

文字 ,录副奏折则不然 ,有不少记注性的文字 ,如

文件事由 、顺序编号 、附件名称及数目等。

(二)月折档

此档系军机处按编年体汇抄月折包内的录副

奏折及其附件而成的档簿 。该档封面上书写的名

称为 “奏折档 ”,但因按月装订成册 ,故又名 “月折

档 ”。其页面尺寸为 40cm×28cm。在封面上用

满文书写档案的形成时间和名称。如乾隆四十三

年正月的月折档 ,封面正中书写 “abkaiwehiyehe

dehiilacianiyaaniyabiya”,汉译为 “乾隆四十三

年正月 ”;左上方书写 《wesimbuhebukdariidan-

gse》,汉译为 《奏折档 》。现存满文月折档 2480

册 ,起自雍正八年二月 ,止于宣统三年七月 。乾隆

二十五年(1760年)前的月折档分 “军务 ”和 “寻

常 ”两项装订成册 ,并在封面上用满文分别写明

“coohainashūnibaita”和 “anijergibaita” ,汉译为

“军机事务 ”和 “寻常事务 ”。军务项档簿集中抄

录有关军务方面的文件 ,寻常项档簿则集中抄录

有关庶务方面的文件 ,而且军务项档簿视其厚度

数月订成一册 ,与寻常项档簿每月订成一册的情

况不同 。此档以奏折的朱批时间为序编排装订 ,

附件均随各该正件之后排列。

月折档与录副奏折比较 ,两者均属奏折的副

本 ,内容差异无几 。所不同的是:月折档只有朱批

时间 ,而录副奏折既有具奏时间 ,也有朱批时间;

月折档内没有作为附件的图纸 ,而月折包内就有

随奏折呈进的各种图纸。

(三)上谕档

此档系军机处按编年体汇抄明发上谕而成的

档簿。明发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 ,经皇帝审

阅后通过内阁颁发的上谕 。此种上谕转交内阁颁

发之前 ,军机处均抄录存档 ,按一定厚度装订成

册 ,乾隆二十五年前分 “军务”和 “寻常 ”两项装订

成册。满文上谕档分大小两种 ,小本系原始抄录

者 ,大本则系后来照小本抄录而成者 ,两者内容相

同 。小本页面尺寸 27.5cm×25.5cm,现存 386

册 ,起自雍正九年(1731年),止于宣统二年(1910

年)六月。在封面上 ,用汉文书写档案形成时间

和 《明发 》二字。大本页面尺寸 39.8cm ×

28.5cm,现存 615册 ,起自雍正八年三月 ,止于宣

统三年四月 。在封面上 ,用满文书写 《dergihesei

dangse》 ,汉译为 《上谕档 》。另外 ,还用满文书写

档案形成的时间 ,并有一些记注性的汉字 。

将上谕档与月折包核对后发现 ,月折包内的

上谕远远少于上谕档内抄录的上谕 ,而且月折包

内的上谕多为字迹潦草或涂改过的底稿。这就说

明 ,月折包内保存的只是部分上谕的草稿 ,并不包

括所有明发上谕。上谕的原件起初也不缴回保

存 ,至雍正登极后才有规定 ,定期缴回 ,集中存放

在皇宫内。上谕档与上谕原件比较 ,内容相同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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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用朱笔改过之处 ,也都照样抄录 ,而且注明

“fulgiyanfi”,汉译为 “朱笔 ”。所不同的是正副本

之别 ,且作为副本的上谕档内记注文书处理情况

及抄录和校对者姓名。这种记注性的文字 ,一般

都写在各文件之末 ,但在内容上大小本之间有区

别 ,小本无抄录和校对者姓名 ,大本则无具体交办

者姓名。如 ,小本 “erebecoohaijurgananiyaaliha

gūsadeafabusemedorgibithesibešeodeafabuha”,

汉译为 “已交付中书伯寿 ,将此交兵部 、值年旗 ”;

大本 “erebecoohaijurgananiyaalihagūsadeafabu-

ha.lingcunaraha,  uwengguiacabuha”,汉译为 “将

此交兵部 、值年旗 。灵春抄录 ,双贵校对”。

(四)寄信档

寄信系寄信上谕的简称 ,又称 “寄谕 ” 、“字

寄 ”、“廷寄”。寄信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 ,经

皇帝审阅后以军机大臣之名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

上谕。此种上谕发出之前 ,军机处也都抄录存档 ,

按一定的厚度装订成册。满文寄信档也分大小两

种 ,小本系原始抄录者 ,大本则系后来照小本抄录

而成者 ,两者内容相同 。小本页面尺寸 27.5cm×

25.5cm,现存 93册 ,起自乾隆十五年(1750年)二

月 ,止于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 。在封面上 ,

用汉文书写档案形成时间和 《寄信档 》三字。大

本页面尺寸 39.8cm×28.5cm,现存 228册 ,起自

乾隆十五年二月 ,止于同治八年(1869)四月。在

封面上 ,用满文书写 《heseijasigandangse》.汉译

为 《寄信上谕档》。另外 ,还有档案形成时间。

将寄信档与月折包核对后发现 ,月折包内寄

信远远少于寄信档内抄录的寄信 ,而且月折包内

寄信多为字迹潦草或涂改过的底稿。这说明月折

包内保存的只是部分寄信上谕的草稿 ,并非所有

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 。寄信上谕原件也定期

缴回 ,集中存放在皇宫内。寄信档与寄信上谕原

件比较 ,内容相同 ,凡皇帝用朱笔改过之处 ,也都

照样抄录 ,而且注明 “fulgiyanfi”,汉译为 “朱笔 ”。

所不同的是正副本之别 ,且作为副本的寄信档内

记注文书处理情况。如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五

日军机大臣发给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

员寄信 。在其正文之末 ,用满文记注 “erebejuwe

ubusarkiyafi, emuububeyungbooibukdarisasa

unggihecitulgiyen, emuububedorongidahadobton

detebufikuilinsedeunggihe”,汉译为 “将此抄录

两份 ,除其中一份随永保奏折一同发行外 ,一份装

入封套钤印 ,发给奎林等 ”。又如 “erebeemuubu

sarkiyafi, dorongidahadobtondetebuficoohaijur-

gandeafabufi, duintanggū babilafifeksibumesi

ningdeunggihe” ,汉译为 “将此抄录一份 ,装入封

套钤印 ,交付兵部 ,四百里驰递西宁 ”。

(五)议复档

此档系按编年体汇抄军机大臣遵旨议奏和办

理公务过程中具奏的折片及其所奉谕旨而成的档

簿 ,按一定厚度装订成册 ,乾隆二十五年前分 “军

务 ”和 “寻常 ”两项装订成册。满文议复档分大小

两种 ,小本系原始抄录者 ,大本则系后来照小本抄

录而成者 ,两者内容相同。小本页面尺寸 27.5cm

×25.5cm,现存 292册 ,起自雍正八年 ,止于宣统

二年。在封面上 ,用汉文书写形成时间和 《议复

档 》三字 。大本页面尺寸 39.8cm×28.5cm,现存

439册 ,起自雍正八年 ,止于宣统二年 。在封面

上 ,用满文书写 《gisurefiwesimbuhedangse》,汉译

为 《议复档》。此外还写档案形成时间 。

议复档与月折包内保存的议复折片比较 ,内

容相同 。有所不同的是 ,议复档内记注文书处理

情况及抄录和校对者姓名 。这种记注性的文字 ,

一般都写在各该文件之末 ,但在内容上大小本之

间有区别 ,小本无抄录和校对者姓名 ,大本则有。

如 ,小本 “erebecoohaijurganbeiderejurgandeafa-

busemedorgibithesišuwangboodeafabuha”,汉译

为 “已交付中书双保 ,将此交兵部 、刑部 ”;大本

“erebecoohaijurganbeiderejurgandeafabuseme

dorgibithesišuwangboodeafabuha.lingcunaraha,

šuwengguiacabuha”,汉译为 “已交付中书双保 ,将

此交兵部 、刑部。灵春抄录 ,双贵校对”。

(六)日记档

此档系满军机处值班日记 ,按季装订成册。

在封面上 ,除用汉文书写档案形成时间外 ,还书写

《日记 》或《日记档 》等字。页面尺寸为 17.5cm×

7.5cm。现存日记档 620册 ,起自乾隆二十三年

(1758年),止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该档

按日记录值班日期 、值班者姓名和收发公文的名

称 、作者 、事由 ,以及公文处理情况等事项 。如 ,乾

隆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记载:“juwebiyaiorin

jakūn.fusembu, šanggan★canggiyūnbortudabagan

bewecefiharšardemarihababewesimbuhebukd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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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ahasemepilehe.sarkiyaha, afabuha;★geli

haršarijergibadedulekeaniyatuweriambarameni-

marahababewesimbuhebukdaridesahasemepile-

he.sarkiyaha, afabuha;★arigūnseibaciwesimbuhe

funggaladamasanggamuktenebejuwanidasinda-

hababewasimbuhahese;★yūnnandeisinaha

manggihacihiyameulaburebabeumesioyonggo

obufisaingūnintebukinisemefekjimedasaraamban

fudejasirehese”。汉译:“二月二十八日 ,富森

布 、尚安 ★常钧奏闻祭毕博尔图岭返回哈喇沙尔

情形折 ,朱批:知道了。钦此。已抄 、已交 。 ★又

奏闻去年冬哈喇沙尔等地降大雪情形折 ,朱批:知

道了。钦此 。已抄 、已交 。 ★上谕为著将阿里衮

所奏翎总玛桑阿穆克特讷补授护军校事。 ★寄信

经略大臣傅(恒)为俟抵达云南后所有宣示事项

作为要务尽心尽意事 ”。若某日无事 ,则除登记

日期和值班者姓名外 , 还要写 “baitaakū, amba

sain”或 “baitaakū, ambaurgun”等字 ,汉译为 “无

事 ,大吉”或 “无事 ,大喜 ”。实际上 ,日记档既是

满军机处的值班日记 ,也是月折包 、月折档 、上谕

档 、寄信档 、议复档等档案的目录。

(七)清折档

此档又名《别样档 》,是内阁抄录军机处转交

有关奏折及其所奉谕旨而成的档簿。乾隆朝档按

季装订成册 ,嘉庆朝档则按月装订成册 ,页面尺寸

为 41.5cm×28cm。在封面上 ,除用汉文书写档案

形成时间外 ,还书写 《清折档 》或 《别样档 》等字。

现存清折档 102册 ,起自乾隆元年(1736年),止

于嘉庆九年(1804年)。在清折档内抄录的奏折 ,

主要是应交在京各部院等机关处理的奏折 ,并不

包括所有的录副奏折。清折档的抄录方式 ,也不

同与录副奏折 ,进行摘抄 ,各件的摘抄详略不一 ,

有的比较简略 ,有的比较详尽。凡奉朱批 “即有

旨 ”或 “另有旨 ”的奏折 ,均将其所颁谕旨抄录在

清折档内有关奏折之后 ,而录副奏折和月折档就

不如此抄录 ,只抄朱批的内容。另外 ,在清折档

内 ,还有一些具有其自身特点的记注性文字。清

折档按接到文件的时间为顺序抄录 ,在抄录每天

接到的文件前 ,都要先写明日期和送来文件者官

职 、姓名。如 , “duinbiyaijuwanduindejungšu

tungiibenjihe” ,汉译为 “四月十四日 ,中书佟怡

送来”。而后 ,才逐件抄录当日收到的文件 。在

文件的末尾 ,还记注交给相关部门的情况。这种

记注性的文字 ,或用汉文书写 ,或用满文书写。用

汉文书写的有 “班上交户工兵理讫 ”、“班上交兵

当月旗讫”、“班上交吏兵礼工户内务府理当月旗

讫 ”等字 ,用满文书写的有 “erebeiducimonggoju-

rganboigunijurgandeafabuha”、 “ erebeiduci

coohaijurganboigonijurganbiyaalihagūsade

afabuha”、“erebeiducibiyaalihagūsacoohaijurgan

beiderejurgandeafabuha”等文字 ,汉译为 “将此 ,

班上交理藩院户部讫 ”、“将此 ,班上交兵部户部

当月旗讫”、“将此 ,班上交当月旗兵部刑部讫”。

通过介绍与月折包相关的满文档案后 ,使我

们进一步了解到满文月折包 ,当可称为军机处满

文档案的总汇 ,是现存满文档案内最珍贵的一部

分档案 ,具有十分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 。同时 ,

了解满文月折包及其相关的档案 ,也有助于系统

地利用档案资料 ,开展学术研究 。

　　三 、满文月折包的主要内容

　　满文月折包的内容极其丰富 ,涉及面亦极广 ,

包括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间的政治 、经济 、军事 、

文化 、天文 、地理 、外交等诸方面 ,无所不及 ,可谓

包罗万象。现将其主要内容分类介绍如下:

(一)宫廷事务方面

主要反映皇帝登极 、大婚 、巡幸 、行围 、丧葬和

后妃的挑选 、册封 、丧葬;皇宫 、行宫 、圆囿 、陵寝 、

寺庙的修建 、维修和警卫等情况 。

(二)职官方面

主要反映在京中央各部院和各地驻防将军 、

都统 、副都统 、参赞大臣 、办事大臣 、总管等衙门的

设置 、变更 、裁汰 ,各地驻防将军 、都统 、副都统 、参

赞大臣 、办事大臣 、领队大臣和新疆驻防八旗协

领 、总管 、副总管 、佐领 、防御 、骁骑校等员的补放 、

升遣 、考核 、引见 、朝觐 、奖赏 、抚恤 ,处分 、请假 、休

致 、丁忧 、病故 ,以及铸颁印信 、收发公文 、进贡方

物 、祭祀典礼等情况。

(三)军务方面

主要反映密云 、热河 、盛京 、熊岳 、锦州 、山海

关 、吉林乌拉 、伯都纳 、宁古塔 、三姓 、阿拉楚喀 、齐

齐哈尔 、墨尔根 、呼伦贝尔 、乌里雅苏台 、科布多 、

库伦 、绥远城 、宁夏 、西安 、庄浪 、凉州 、伊犁 、塔尔

·60·



巴哈台 、乌鲁木齐 、巴里坤 、哈密 、喀什噶尔 、阿克

苏 、叶尔羌 、喀喇沙尔 、西宁 、成都 、江宁 、京口 、杭

州 、乍浦 、荆州 、青州 、广州 、福州等重镇要塞驻防

八旗兵丁的挑选补充 、裁汰解退 、奖赏惩处 、操演

技艺 、驻守台站卡伦 、巡查边界 、奉调出征 ,修补兵

器 、供给粮草 、喂养马匹 ,以及建修黑龙江 、吉林乌

拉 、天津 、乍浦等地战船等情况 。

(四)民政方面

主要反映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外蒙古 、内蒙

古 、青海 、西藏 、新疆等地区设立义仓 ,青黄不接之

际 ,开仓接济;各地遭受灾害 ,发给钱粮赈济 ,减免

赋税;调解各地界址纠纷 ,重新划定地界;设立养

济院等机构 ,收养鳏寡孤独等人 ,以及移民安置 、

查禁流民 、风土人情 、火灾消防等情况 。

(五)司法方面

主要反映制定各种法律条文 、条例;从内地各

省发遣罪犯到黑龙江 、吉林 、新疆等地 ,并分地安

置和管理;查办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外蒙古 、内蒙

古 、青海 、西藏 、新疆等地区私铸钱币 、私酿酒曲 、

偷伐林木 、偷挖矿产 、偷挖人参 、私熬盐硝 、私贩物

品 、设场赌博 、传播邪教 、拐卖人口和偷入围场狩

猎等违禁事务;审理拐卖人口 、打架斗殴 、偷盗抢

劫及土地 、房屋 、债务 、强奸等刑事案件情况。

(六)财政方面

主要反映按年调拨银两 ,作为驻防八旗官兵 、

蒙古汗王 、维吾尔族伯克等俸禄 、饷银和公费银两

发放使用;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外蒙古 、内蒙古 、青

海 、西藏 、新疆等地库存银两 、钱文 、绸缎 、布棉 、茶

叶和仓存粮食等物品的旧管 、新收 、开支 、实在四

项数目的奏销;征收各地房基地 、店铺 、地亩租银

和各项贸易税银;各地驻防八旗设置滋生银两 ,按

期收取息银 ,养赡鳏寡孤独 ,发放红白喜事银 ,以

及报销各项工程费用和办公费用等情况。

(七)农业方面

主要反映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外蒙古 、内蒙

古 、宁夏 、青海 、西藏 、新疆及热河 、宣化等地的禾

苗长势 ,收成分数 ,粮食时价 , 兴修水利 , 扑灭蝗

虫 ,消除鼠灾;哈密 、辟展 、喀喇沙尔 、乌鲁木齐 、巴

里坤 、昌吉 、玛纳斯 、呼图壁 、库尔喀喇乌苏 、精河 、

伊犁 、科布多 、拉林 、呼兰等处 ,设置兵屯 、民屯 、旗

屯 、遣屯 、回屯及其沿革 、管理 、生产 、纳粮;禁止内

地民人擅自到边疆地区开垦种田 ,查明驱逐私垦

种地民人回籍等情况 。

(八)畜牧业方面

主要反映张家口外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 ,达

里冈爱牧场 、太仆寺牧场 、礼部牧场 、上三旗牧场 、

盛京养息牧牧场 、大凌河牧场牲畜的分群牧放 、定

期查核数目 、遭灾倒毙 、分拨各地使用 、变价出售 ,

以及奖惩牧场官兵和青草长势 、牲畜膘分;在乌里

雅苏台 、乌鲁木齐 、巴里坤 、伊犁 、塔尔巴哈台 、博

罗塔拉等地设置孳生牧厂和备用牧厂 ,分交当地

驻防官兵牧放 ,定期委派官兵查收孳生牲畜 ,查看

牲畜膘分 ,酌情奖惩官兵;各地八旗驻防官兵马匹

的喂养和补充等情况 。

(九)矿产方面

主要反映每年春秋两季派人到叶尔羌 、和阗

地方山川开采玉石 ,并运送皇宫使用;在乌鲁木

齐 、伊犁等处开设铁厂 ,采挖铁矿冶炼 ,打造各种

铁器;在乌什 、伊犁等处开设铜厂 ,采挖铜矿冶炼 ,

分送各钱局铸造钱文;在伊犁 、塔尔巴哈台 、库尔

喀喇乌苏 、奎屯 、呼图壁 、阿拉善旗等处开采黄金;

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外蒙古 、内蒙古和新疆等地煤

炭和银 、锡 、铅等矿的勘探采掘 、冶炼加工 ,以及熬

制盐硝等情况。

(十)贸易方面

主要反映准噶尔部派人到哈密 、肃州贸易及

赴藏熬茶途中在青海东科尔地方贸易;在乌鲁木

齐 、伊犁 、塔尔巴哈台三处与哈萨克进行贸易 ,用

丝绸 、布匹 、茶叶换取马 、牛 、羊;喀什噶尔 、叶尔

羌 、阿克苏 、乌什等处设置官办贸易 ,将丝绸 、瓷

器 、茶叶 、药味等出售给回子 、布鲁特等人;喀尔喀

蒙古到巴里坤 、乌鲁木齐贸易 ,图伯特 、拉达克人

到叶尔羌贸易 ,回子商人到伊犁 、哈密 、塔尔巴哈

台 、恰克图 、布鲁特等处贸易 ,察哈尔都统派人赴

恰克图采买物品 ,科布多参赞大臣派人赴归化城

采买茶叶 ,土尔扈特人到塔尔巴哈台 、乌梁海等处

贸易;归化城 、多伦诺尔 、乌什等处设立集市 ,制定

抽税章程 ,定期进行贸易;内地商人赴边疆地区时

领取贸易执照 ,并查禁非法贸易事宜;在八旗驻防

地方 ,设立官铺 ,出售物品给官兵等情况。

(十一)货币方面

主要反映叶尔羌钱局 、阿克苏钱局 、乌什钱

局 、宝伊局的设立 、铸造钱文 、兑换旧钱销毁;各地

货币流通 、钱价变化 、稳定钱价措施 ,以及查办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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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钱文等情况。

(十二)交通运输方面

主要反映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外蒙古 、内蒙

古 、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军台驿站的设置变更 ,转运

物品 ,接送公差人员;漕运船只在山东 、直隶二省

境内运行护航;盛京盖平 、牛庄 、锦州等处至天津

间通过海路运输物品;以及河道疏通 ,设置摆渡船

只和修建道路桥梁等情况 。

(十三)工程方面

主要反映在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外蒙

古 、新疆等八旗兵驻地 ,修建城池 、官署 、兵房 、寺

庙 、粮仓 、店铺 、先农坛 、监狱 、箭亭等工程情况 。

(十四)文化教育方面

主要反映在京师 、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内蒙

古 、新疆等八旗兵驻地 ,设置旗学 、官学 、学堂 ,教

八旗官兵子弟学习满洲语 、蒙古语和翻译;在伊犁

设置俄罗斯官学 ,从京城俄罗斯馆调来教师 ,教满

洲八旗子弟学习俄罗斯文 ,并考试录用;在各地定

期举行文武童生考试;以及实录 、本纪 、方略 、通

志 、辞书等官修书籍的编纂刊印 ,以及乾隆朝 “钦

定新清语”的推广使用等情况。

(十五)天文地理方面

主要反映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外蒙古 、内蒙

古 、青海 、西藏 、新疆及东陵 、西陵 、宣化 、热河 、天

津等地的雨 、雪 、雹 、风 、霜 ,以及地震 、河道水文 、

地图测绘 、日月食等情况。

(十六)宗教方面

主要反映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 、章嘉呼图

克图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的圆寂 ,挑选

灵童 ,赏师学经 ,坐床传经;在京城 、热河和西藏 、

外蒙古 、内蒙古 、青海 、新疆等地 ,修建寺庙 ,御赐

匾额 ,请喇嘛念经 ,赏给布施;给喇嘛发放度牒 ,加

强管理 ,查办各种违禁行为;各地僧俗人员赴西

藏 、五台山等佛教圣地熬茶烧香时 ,办给路票 ,并

妥善看护管理;以及乾隆年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进京朝觐祝寿和举行佛事活动等情况 。

(十七)民族事务方面

主要反映蒙古族 、满族 、藏族 、维吾尔族 、回

族 、苗族 、哈萨克族 、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怒

族 、索伦(今鄂温克族)、赫哲族 、锡伯族 、鄂伦春

族等少数民族首领 、官员的升遣调补 ,奖赏抚恤 ,

纠参处分 ,年班朝觐 ,进献贡品 ,以及各少数民族

的农业生产 ,畜牧生产 ,渔猎采集 ,兴修水利 ,商业

贸易 ,审理刑事案件等情况 。此外 ,还有涉及少数

民族重大事件的文件 。如:平定准噶尔 ,平定大小

和卓 ,平定大小金川 ,珠尔墨特纳木扎勒事件 ,招

抚乌梁海部 ,厄鲁特三车凌归附 ,厄鲁特达什达瓦

部归附 ,土尔扈特东回安置 ,青衮扎布之乱和乌什

维吾尔族起义等 。

(十八)对外关系方面

主要反映清政府与俄罗斯 、朝鲜 、安南 、缅甸 、

廓尔喀 、布鲁克巴 、巴达克山 、巴勒提 、乾竺特 、博

洛尔 、什克南 、克什米尔 、罗善 、萨尔浑 、瓦罕 、爱乌

罕 、浩罕 、哈萨克 、布鲁特 、安集延等国家和地区的

交聘往来 ,商业贸易 ,会勘边界 ,拿送逃犯情况 。

　　四 、满文月折包的整理与编目

　　满文月折包原整理编目基础较差 ,包内文件 ,

除录副奏折及其附件编有顺序号外 ,其余的议复

奏折 、上谕 、寄信 、咨文 、呈文等均无编号 ,而且只

有以包为单位登记编号的目录 。此目仅仅记载月

折包的顺序号和朝年月份 ,别无他项 ,不要说包内

文件的顺序 ,就连包内文件的总数都未记载。满

文月折包的这种整理编目状况 ,对保管利用工作

极为不便 ,特别是长期以来成捆成包地提调利用 ,

包内文件原有顺序也被弄乱 ,很有必要重新整理 、

著录和编目 ,以期为档案的保管利用工作创造有

利条件 。

(一)满文月折包的整理

1964年 ,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民

语系满文班学生到档案馆毕业实习时 ,整理了乾

隆二十年(1755年)前的月折包。此次整理打破

月折包原有的内在联系 ,逐件摘由 ,而后按内政 、

军务 、财政 、农业 、水利 、工业 、商业 、交通运输 、工

程 、文教 、法律 、外交 、民族事务 、宗教事务 、自然现

象 、镇压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侵略 、综合等十八大

类 ,对档案实体进行直接分类 ,每类下再分若干

项 ,在项下按问题组卷装盒 ,编有案卷级目录。此

目录标有案卷号 、案卷标题 、卷内文件的起止时间

和件数。用此方法整理的档案 , 共计 1537卷 、

16581件 , 占整个满文月折包内文件总数的

9.2%。

此后 ,因种种原因 ,在近 20年时间内 ,未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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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月折包整理工作 。 1986年 10月 ,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安排 11名满文专业人员 ,开始整理满

文月折包。历时一年零两个月 ,于 1987年 11月 ,

完成了满文月折包实体的整理工作。此次整理档

案共计 181 074件 ,编制档案实体顺序目录 70册 。

这次整理工作 ,吸取以往历史档案整理工作

的经验和教训 ,以尽量维护档案历史原貌和内在

联系为基本宗旨 ,对乾隆二十年以后仍以原月折

包形式保存的档案 ,未采取按 “十八大类 ”直接去

分类整理档案实体的方法 ,改用了另一种整理办

法 。这种办法是 ,以月为单位 ,按文种 ———时间为

原则 ,排列文件顺序 ,逐件装袋编号 ,并以一定数

量组卷装盒 ,编制文件级档案实体的顺序目录。

凡随奏折呈进的附件及有文字的封套 、包裹纸和

夹条 ,均不随意抽出处理 ,而与相关文件合装一

袋 。与此同时 ,考虑到历史档案整理的特殊性 ,特

别是为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 ,利用档案原有整

理基础 ,以免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对已按 “十八大

类 ”整理的档案 ,未按新的整理方法进行重新整

理 ,而按一定的原则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过去按

“十八大类 ”整理的档案 ,没有编制统一的案卷

号 ,而是分类编制 ,存在案卷号重复的问题 ,不符

合当今档号编制的唯一性原则 。故此次整理时 ,

在保持原来整理基础的前提下 ,统一编制案卷号

和文件号 ,重新制作文件级档案实体的顺序目录。

(二)满文月折包的著录

在月折包的整理工作结束后 ,所编制的目录

并非档案的内容目录 ,而是档案实体的顺序目录 ,

主要用于档案的保管 、缩微 、修复等项工作 ,对档

案的利用工作不甚适用 ,只可以按时间检索查找

文件。所以 ,为了便于档案的利用工作 ,亟需编制

档案内容目录 ,或建立档案内容检索的数据库 。

在编制档案目录时 ,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

征进行分析 、选择和记录的过程 ,称之为 “档案著

录 ”。要编制档案内容目录和建立档案内容检索

数据库 ,首先要进行档案的标准化著录工作。为

了规范全国档案的著录工作 ,国家有关职能部门

制定《档案著录规则》和《明清档案著录细则》,并

作为行业标准施行。为了搞好满文月折包内文件

的著录工作 ,依据行业标准的基本原则 ,并结合满

文月折包的特点 ,特制定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著录方案 》,规定满文月折包内文件的著录采用

文件级卡片式著录格式。其格式如下:

分类号　　　　　档案馆代号

档号 缩微胶片号

题名 · ———责任者· ———文种 · ———文件形

成时间

· ———附注

主题词

　　著录的项目包括分类号 、档号 、档案馆代号 、

缩微胶片号 、题名 、责任者 、文种 、文件形成时间 、

附注和主题词等十项 ,并用汉文著录 。

分类号 ,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标示类

项 ,以英文大写字母和若干阿拉伯数字构成;第二

部分标示地区 ———即省分 ,以两位阿拉伯数字和

〔　〕符号构成。依据 《中国档案分类法》所附 《清

代档案分类表》标著 ,不准超过 3组。

档案馆代号 ,目前尚无全国统一的档案馆代

号 ,暂空未标 。

档号 ,由全宗 、目录 、案卷 、文件号组成 ,各号

之间以 “— ”符号相隔 ,并规定全宗号为二位数 ,

目录号为三位数 ,案卷号为四位数 ,件号为三位

数 。

缩微胶片号 ,由各该档案文件的胶片盘号和

首拍号组成 ,两者之间以 “— ”符号相隔。

题名 ,即系档案文件的摘由 ,每份文件的题名

不准超过 30个汉字。

责任者 ,即系档案文件的作者 ,多责任者的文

件 ,最多标著三个 ,其余在附注项内标著。经考证

标著的责任者 ,均加〔　〕符号。

文种 ,即系公文的种类 ,按公文档案名称正确

标引 ,不准超过 4个汉字。

文件形成时间 ,即指文件的缮写时间 ,并非朱

批或收文时间 ,经考证标著的时间 ,均加 〔　〕符

号 。在标著时间时 ,首先标著原纪年 ,而后标著公

元纪年 ,并加(　)符号。原纪年的标著 ,也用阿

拉伯数字 ,雍正至宣统朝的年号 ,分别以不同的阿

拉伯数字代替 ,依次为雍正※06、乾隆※07、嘉庆

※08、道光※09、咸丰※10、同治※11、光绪※12、

宣统※13,并省略 “年 ”、“月 ”、“日 ”三个字 。如 ,

乾隆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 标著为 071009026

(174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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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共有六项 ,依次为时间 、语种 、载体形

式 、责任者 、载体类型标识 、档案实体状况 ,各附注

项之间 ,用 “;”符号分隔 。附注项标著的总字数 ,

不准超过 25个汉字。在语种注内 ,除以汉字缮写

的文件外 ,其他文字缮写的文件 ,均注明语种。

主题词 ,对档案文件进行主题分析后 , 依据

《清代档案主题词表》标著主题词 ,不限数目。

为了进一步说明满文月折包内文件的著录格

式和项目 ,特举实例如下:

D221.01〔62〕

03-196-3555-036　　　　　　163 -0709

　　为奏请补放伊犁满洲营佐领等员缺事∕

保宁(伊犁将军)· —录副奏折 · — 080111015

(17961213)· — 080112010;满文;2件;附满文

履历单

　　伊犁　满洲营　满族　佐领　任官

　　满文月折包内文件的著录工作 ,自 1988年 3

月开始 ,历时七年零一个月 ,于 1994年 12月完

成 ,形成著录卡片 156500张。因奏折的附件不另

行著录 ,所以著录卡片的总数与档案文件的总数

不一致 。

(三)满文月折包的编目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 ,造成了社会上懂满

文者极少 ,能够到档案馆直接利用满文档案的学

者更是寥寥无几 ,只能够通过汉译出版 ,才能使广

大学者阅览利用。这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

直重视满文档案的汉译出版工作 ,并取得一定的

成绩 ,同时也受到史学界同仁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但应清醒的意识到 ,目前汉译出版的满文档案史

料与现存的满文档案在数量上比较 ,真可谓微乎

其微 ,仍有大量的满文档案不被人们了解和利用。

所以 ,除继续重视和加强满文档案汉译出版工作

外 ,还应该注意满文档案目录的编译出版工作 ,从

而加大满文档案信息提供的广度和深度 ,以期人

们更加了解和重视满文档案 ,引起更多的有志之

士学习和掌握满语文 ,使满文档案发挥应有的价

值和作用。

在满文月折包的著录工作结束后 ,经初步统

计发现 ,在 156 500张著录卡片中 ,有关边疆事务

的著录卡片近 12万张 ,占著录卡片总数的 76%。

这就是说 ,在满文月折包内的绝大多数文件都涉

及边疆事务 。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商议 ,就合作

出版清代边疆专题目录事宜达成共识 ,认为军机

处满文月折包内有关边疆史料 ,长期以来 ,鲜为人

知 ,基本上未曾公布和利用;为了挖掘和利用这部

分清代边疆满文档案史料 ,满足国内外广大学者

的需求 ,推动清代边疆史研究 ,并促进清史 、民族

史和满学研究的发展 ,有必要选编出版边疆专题

目录。于是 ,从 1995年 1月起 ,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中

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 ,组织人力和物力 ,利

用满文月折包的著录卡片 ,开展 《清代边疆满文

档案目录 》的编辑工作 ,历时四年零四个月 ,于

1999年 4月完成全书的编辑工作 ,并由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 》收录条目的原则

是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包

内 ,凡涉及清代边疆地区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

民族 、宗教和外交等诸方面内容的文件 ,均在收录

范围之内。清代边疆分为陆疆和海疆 ,陆疆包括

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乌里雅苏台 、新疆 、广

西 、云南 、西藏等省和地区 ,海疆包括盛京 、直隶 、

山东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等省的沿海地

区 ,以及台湾 、海南和南海诸岛 。所有收录的条

目 ,按地区分类 ,而后再按文件形成时间排列。收

录的档案多系录副奏折 ,其中绝大部分文件的作

者未写职衔 ,只写 “aha”,汉译为 “奴才 ”。为了便

于读者查阅 ,在编辑过程中 ,尽量依据有关工具书

查考后 ,逐一填写作者职衔。凡有两个以上作者

的文件 , 只选录第一作者 , 并在作者名称后加

“等”字 。无法查考的职衔 ,本着 “宁缺毋滥 ”的原

则 ,一律不填写 。收录条目共计 12万条 ,起止时

间为雍正八年(1730)至宣统三年(1911),精装 12

册 , 900万字。

另外 ,又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编辑 《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

藏文部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内阁满

文老档 、国史院档 、蒙古堂档 、题本 ,军机处上谕

档 、录副奏折 、议复档 、熬茶档 、金川档 、西藏档 、班

禅事件档 、巴勒布档 、廓尔喀档 、月折档 ,以及宫中

朱批奏折 、内务府奏案 、理藩院档等项档案内 ,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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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有关西藏和藏事的满藏文档案 ,编译成汉文目

录 ,共计 13334条 ,其中满文档案条目 13040条 、

藏文档案条目 294条 ,起自天命七年(1622年),

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 1999年 12月由中国

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1册 , 100万字。所收录的

条目内 ,无论是满文档案 ,还是藏文档案 ,绝大部

分都选自满文月折包内文件 ,而且利用了已有的

著录卡片。本目录先按语种分类 ,而后再按文件

形成时间排列。书后附 “分类索引 ”,共设重大事

件 、职官 、宗教事务 、财政 、农牧业 、商业贸易 、矿

产 、政法 、文教卫生 、军务 、涉外事件等 11类 ,类下

设若干项 ,便于检索查阅。

在满文月折包的 156500张著录卡片内 ,先后

挑选125200张 ,编入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

录 ·满藏文部分 》出版 ,尚未编辑出版的著录卡

片 31300张 ,占著录卡片总数的 20%。除此之外 ,

现已出版的目录中 ,虽然选用了大量的满文月折

包的著录卡片 ,但未选录著录卡片上具有重要检

索意义的分类号和主题词 。当今科学技术迅速发

展 ,特别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人们处理各种信

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将来等各方面条件成

熟时 ,计划将所有满文月折包的著录卡片输入计

算机 ,建立专门的数据库 ,为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便

利的检索途径。

　　五 、满文月折包的史料价值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 ,要开展历史研

究工作 ,必须从史料的发掘 、收集和整理着手 ,这

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律 。同时 ,不断地发掘

和收集新史料 ,并用新史料进行研究 ,已成为当今

历史研究的基本趋势 。满文月折包内档案是清朝

中枢机关———军机处在办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

的记录 ,具有原始性 、客观性 、可靠性和系统性 ,是

第一手史料 ,对历史研究而言 ,更具有其他任何史

料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 。

(一)满文月折包内档案是第一手史料 ,可以

解决以往历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分歧

在历史研究过程中 ,由于史料缺乏或收集不

全 ,对一些历史实事的判断 ,往往出现误差 ,或者

产生分歧 。如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

题 ,长期以来众所纷纭 ,莫衷一是。今居住在黑龙

江地区的柯尔克孜族 ,在宗教信仰方面 ,与居住在

新疆地区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柯尔克孜族差距

甚大 ,不信奉伊斯兰教 ,而是信奉佛教 ,同时在语

言方面还保留一定的特色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

起 ,不少中外学者研究其来源 ,但分歧较大 ,各持

己见 ,互不认同 ,并无定论 。概括起来讲 ,主要有

四种说法:一为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天山一带;二

为来自新疆阿尔泰山一带;三为来自阿尔泰山和

杭爱山地区;四为来自叶尼塞河上游 。究其原因 ,

最根本的一点是 ,各家都未掌握直接的 、可靠的 、

翔实的史料 ,一般都依据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

的传说 、语言 、宗教和风俗 ,并参考相关的文献资

料后 ,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这样 ,所得出的结

论 ,必然带有一定的推论 ,缺乏说服力。后来笔者

从满文月折包内查到有关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

地区的奏折数件 ,为搞清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

的来源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根据这些新史料 ,经

过认真研究 ,得出如下结论: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

族来自叶尼塞河上游 ,并非来自新疆帕米尔高原

天山一带 ,至于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地方 ,是他们东

迁黑龙江地区之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而且他们

是从特斯河和厄得勒河流域起程迁往黑龙江地

区 ,该两河流域正好处于阿尔泰山和杭爱山北部

一带。所以 ,在他们后人的传说中必然会保留阿

尔泰山和杭爱山的名称 ,但因此而确定他们来自

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一带 ,也是不准确的 。这一观

点 ,目前已被学术界认同 ,从而解决了黑龙江地区

柯尔克孜族的来源问题。

(二)满文月折包内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 ,也

可以更正官修史书中出现的一些错误 ,弥补其不

足

《清实录 》是一部大型官修编年体史书 ,现已

成为清史研究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 ,内容丰富 ,查

阅方便 ,但毕竟属第二手史料 ,与作为第一手史料

的清代公文档案相比 ,在真实性方面还存在一些

差距。如乾隆五十年十月绥远城官学调整一事 ,

《清实录》和满文档案的记载就有差异 。

据 《清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五日 ,

军机大臣等 “议复 ,绥远城将军积福奏称 ,绥远城

额设满洲官学五处 ,各选教习四员 ,教训养育 、闲

散兵丁 ,现在子弟日多 ,不甚有益 ,且止学清文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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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笔帖式及书写汉字文移 ,俱不得人 ,请将五学

裁汰 ,于将军衙门内 ,设立翻译官学五处 ,每学额

设教习二人 、学生三十名 ,即以原设五学公费支

给 。应如所请。从之 。”

而据月折包内满文档案记载:“领侍卫内大

臣 ·协办大学士 ·尚书 ·臣和珅等谨奏 ,为遵旨

议奏事 。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一日 ,绥远城将军积

福等奏 ,裁汰现有五处满洲官学 ,改设清汉翻译官

学一处等事宜 ,遂奉上谕: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

此 。钦遵。臣等议得 ,据积福等奏称 ,在绥远城原

设清汉翻译官学 ,考取教习二名 ,教育八旗幼丁二

十名 ,俟三年后 ,果能当差勤谨 ,育人成才 ,即将该

教习保奏 ,记名挑补骁骑校缺。后裁汰翻译官学 ,

改设满洲官学五处 ,每学各选教习四员 ,教育养

育 、闲散兵丁等。现每学学生均多至百余名 ,徒有

虚名而已 ,并不学好 ,甚无裨益 ,反被耽误 ,且自裁

汰翻译官学以来 ,于考取笔帖式及书写汉字文移 ,

渐次竟不得人。现在修缮将军衙门内空闲房十五

间 ,选取八旗英俊幼丁近三百名 ,编设官学五处 ,

挑选干练教习 ,每日教清语及马步骑射外 ,请将八

旗原设五处满洲官学概行裁汰 ,仅留一处官学房

屋 ,仍照旧例 ,作为满洲翻译官学考取翻译教习二

名 ,挑选八旗成长英俊子弟三十名 ,教清汉语翻

译 。原设五处官学每年所有公费银两 ,即支给新

设翻译官学及将军衙门内设立五处官学使用。其

裁汰之四处官学房屋 ,饬交同知变价等语 。查得 ,

各省将军与地方官吏相互行文 ,确需要汉字 ,理合

教翻译 ,且官学学生甚多 ,教习管教不周 ,亦不能

学好。今积福等奏称 ,现有五处官学 ,每学各有学

生百余名 ,不能学好 ,且止学清文 ,于考取笔帖式

及书写汉字文移 ,俱不得人。故在将军衙门内设

立官学五处 ,为便于教育起见 ,教清语及马步骑射

外 ,请将八旗原有五处官学裁汰 ,改设清汉翻译官

学一处 ,考取教习二名 ,教育挑取之八旗子弟三十

名 。此乃教育清汉翻译人员 ,有利于公务之见 ,相

应即照积福所奏办理。每年需要公费银两 ,仍按

旧例支给 ,不必添支 ,亦照积福所奏办理。至空出

官学房屋 ,亦照积福所奏 ,饬交同知 ,按数变价 ,拨

归正项 。是否妥当 ,恭候降旨 ,钦遵施行。为此谨

奏 ,请旨。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五日奉旨:著依议。

钦此。”

从 《清实录》和满文档案的记载上来看 ,对同

一个历史实事的记载 ,确实存在较大差异 。以

《清实录》为依据 ,即可认为 ,此次绥远城官学的

调整 ,先裁撤八旗原有五座满洲官学 ,而后在将军

衙门内重新设立五座翻译官学 ,每学额设教习二

人 、学生三十名 ,共计教习十名 、学生一百五十名。

以满文档案为依据 ,则可认为 ,先在军衙门内设立

五座官学 ,招收三百名八旗子弟 ,教授清语和骑

射 ,而后裁撤八旗原设五座满洲官学 ,改设满汉翻

译官学一座 ,额设教习二人 、学生三十名。众所周

知 ,现存满文档案是清代国家机关办理公务过程

中自然形成的原始记录 ,未经后人任何修改 ,具有

高度的可信度和凭证作用。 《清实录 》则不同 ,是

根据档案编纂而成的 ,因篇幅所限 ,绝大部分档案

并未全文收录 ,而经删节后收录 。在删节过程中 ,

因编者水平等诸多因素 ,难免出现差错 。在官修

史书中出现的类似差错 ,用原始档案来更正最为

可靠 ,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满文月折包内档案的记载详尽而系统 ,

有助于历史研究工作全面深入地开展

满文月折包内的文件是清代各级国家机关处

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比较清楚地反映事物

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 ,围绕某一问题 ,往往形

成几件 ,甚至十几件或上百 、上千件公文 ,详尽反

映某一事件的起因 、发生 、变化和结果。围绕某一

事件形成的各种公文档案 ,基本上都保存在其中 ,

而且保留着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 ,查找利用极为

方便。在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的详尽程度上 ,满文

月折包内档案的记载远远胜过史书 。如有关乾隆

年间张家口外察哈尔蒙古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历

史资料 ,据统计 ,在 《清实录》仅有 16件 ,满文月

折包内共有 122件 ,两者相比 ,数目悬殊 。另外 ,

《清实录》记载的十六件史料内容 ,在满文档案内

都有反映 ,且比《清实录 》详尽 。仅以乾隆二十六

年十一月军机大臣傅恒议奏筹办察哈尔官兵携眷

移驻伊犁事项一折为例 ,在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

这件奏折 ,经汉译后共计 1529字 ,十分详细地反

映有关筹办事项 。在 《清实录 》内也记载这件奏

折 ,但只有 112字 ,极其简略 ,并没有全面反映历

史实事 。以上两组数据的统计和比较 ,可以充分

证明满文月折包内档案史料确实详尽而系统 ,其

他文献资料都无法相提并论。如此详尽而系统的

满文档案史料 ,随着它的开发和利用 ,必将会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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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工作深入系统地发展 。

(四)满文月折包内档案的内容丰富而稀见 ,

有利于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满文月折包内的档案 ,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比

较稀见 ,特别是涉及盛京 、吉林 、黑龙江 、外蒙古 、

内蒙古 、青海 、西藏 、新疆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

的史料 ,在其他文献资料内罕见 。如乾隆年间新

疆乌鲁木齐铁厂史料 ,在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不

少 ,而且非常完整而系统 ,反映铁厂的创设 、沿革 、

管理 、生产以及产铁的使用情况 。按当时定例 ,乌

鲁木齐都统每年都奏报铁厂的生产经营状况 ,并

随折呈进汉文清单。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六月十五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遂折呈进的

清单记载:“乌鲁木齐铁厂 ,自四十一年四月初一

日起 ,至本年三月底止 ,在厂出力遣犯一百五十

名 ,遵旨原奏每日额造荒生铁三百斤 ,一岁除小建

六日不算外 ,共计三百五十四日 ,应造正额荒生铁

十万六千二百斤 ,今造获荒生铁十四万三千七百

斤 ,计多获三万三千五百斤。又四十一年以前厂

存正余荒生铁十二万六千九百七十四斤九两 ,连

前通共正余荒生铁二十七万零六百七十四斤九两

内:一 、除交仓农具器具需要生铁七千六百八十

斤 、熟铁六千八百十八斤八两 ,照例熟铁按十五斤

合荒生铁一百斤 ,生铁按七十二斤合荒生铁一百

斤计算 ,共需荒生铁五万六千一百二十三斤四两;

一 、除仓交备用玛纳斯城工熟铁二千斤 ,按十五斤

合荒生铁一百斤 ,共需荒生铁一万三千三百三十

三斤五两;一 、除各营打造加钢农具熟铁五千八百

四十六斤十三两零 ,按十五斤合荒生铁一百斤 ,共

需荒生铁三万八千九百七十八斤十四两;一 、除巴

里坤调取炮子需用生铁一百四十斤零十两 ,按七

十二斤合荒生铁一百斤 ,共需荒生铁一百九十五

斤四两;一 、铁厂一岁粘补器具需用荒生铁四千

斤 。以上通共用过荒生铁十一万二千六百三十斤

零十一两 ,实存荒生铁十五万八千零四十三斤十

四两。”如此详细的统计数据 ,无论是官修史书 ,

还是地方志 ,都无记载 ,只有在档案内才能查到。

在满文月折包内 ,的确保存着一部分稀见史料 ,迄

今尚未系统地发掘和利用 。这些新鲜史料的开发

利用 ,必将有利于开拓清代通史 、边疆史 、民族史

和八旗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

另外 ,满文月折包作为满军机处公文档案的

总汇 ,迄今保存完好 ,基本上保持着档案原貌。这

对研究军机处的设置 、沿革和职掌 ,以及文书处理

制度 ,都具有重要的利用和参考价值 。同时 ,满文

月折包内的公文档案 ,也是满语文研究的资料宝

库 。

[责任编辑:吴雪娟 ]

OntheManchuMonthlyFilePackagesofMilitaryConfidential
AdministrationinQingDynastyandItsValueinHistoricalMaterials

WUYuan-feng
(DepartmentofManchuLanguage, FirstHistoricArchivesofChina, Beijing10003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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